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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艺撷英

2025年春，我前往湘西龙山县靛房镇石堤

村做田野考察。在这里，有着被中国戏剧界和

舞蹈界公认为“中国民族舞蹈的最远源头”的

毛古斯舞。

毛古斯，土家语为“拔步卡”，意为“浑身长

毛的祖公”，目前流布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的少数村寨，

是土家族特有的原始戏剧和舞蹈形式。这枚镌

刻在土家族文化基因里的艺术符号，既是一场

独立成章的古老仪式展演，更是孕育土家族艺

术的精神原乡。它以原始拙朴的生命律动为养

分，催生出梯玛神歌的神秘吟唱、摆手舞的整

齐律动与打溜子的清脆交响。这些从土家族文

化母体中勃发的枝丫，共同编织出土家族文化

谱系中斑斓交错的艺术长卷。

毛古斯鲜少在典籍的字缝间留下痕迹，直

到清代同治年间，贡生彭勇功的《竹枝词》才为

我们在诗歌间记录下它的剪影：“官厅堡上人

如潮，雪花又伴歌声飘。村姑摆手口吹管，后生

食姐身捆草。”“食姐”是土家语中“狩猎”之意，

而“身捆草”的后生，正是毛古斯最质朴的扮

相——结草为服，村姑唇边悠扬的咚咚喹与后

生起舞的原始律动交织，在风雪中演绎着先民

的渔猎记忆。

毛古斯是一道未经雕琢的文化原石，呈现

出渔猎、农耕文明的原始样貌，保留着戏剧艺

术的质朴状态。毛古斯表演者全身披着天然材

料编织的服装，头部戴着用茅草扎成的头套，

或以稻草拧绞而成的粗壮草辫，垂下的草帘遮

挡面部，仅露出双眼；上身捆扎着棕树皮或稻

草覆盖肩背，露出臂膀，形成简单的披肩；手臂

则缠绕草环，腰间围着层层

的草裙，长度及膝，行走时

草叶簌簌作响，恰似先民踏

过丛林的足音。在所有装扮

中，最具特征的是悬挂于腹

前的“粗鲁棍”，以原始的造

型诉说着对繁衍的敬畏和

崇拜。毛古斯演出时，表演

者手捧粗鲁棒，弯膝驼背、

摇头耸肩、臀部下沉、步履

蹒跚、指节蜷曲，似猿非猿、

虚实如戏。

在湘西的山林间，毛古

斯传演着不同时期的历史

印象，即使没有文字记录，

身体的记忆仍然传递了历

史的信息。自然地理环境构

成了土家族人赖以生存的

生态基础，山地农业发展所

形成的刀耕火种、渔猎经济被毛古斯以“身体

史书”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挖土”“砍火畲”“锄

草”“打谷”“烧山”等程式动作来自对湘西地区

生产形态的模仿，特有的自然环境发展出来的

独特文化也鲜明地体现在毛古斯的表演之中。

石堤村的毛古斯剧目《赶肉》中，篝火仍在复刻

着初民围猎的晨昏。《赶肉》在老毛古斯混沌的

嘶吼中启幕，众毛古斯屈膝弯腰，弓背俯瞰，持

粗鲁棍驱赶虫子，而后俯身拨开草丛寻找猎物

痕迹。通过喊山的吼叫惊动猎物，利用木棍、石

头等工具驱赶围堵，捕获的猎物要先献给梅山

女神，老毛古斯领众人齐呼“哦喔”，呼唤山神后

俯身三拜。钻木取火的烟气袅袅升起，整只野兽

在族群中传递，当饥饿被抚慰，便迎来了野性的

嬉闹。演员的表演自始至终使用土家语，话语颠

三倒四、语调变腔怪调、语义含混不清。这些动

作和语言未经修饰，又非随意为之，是经过代代

相传、具有一定程式化的语言，除了特定的祭祀

场景要求动作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之外，表演者

又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每个动作都与

特定的生产生活内容相对应，具有写实和象征

并存的特点，观众可通过动作清楚地分辨出“赶

肉”“做阳春”“抢亲”等不同场景。在这些表演

中，茅草、树棍等自然物品转化为戏剧道具，劳

动过程被提炼为程式化的表演动作，狩猎、耕

作场景则通过演员的模仿得以呈现。这种以写

实的动作和含混的对白为核心的叙事方式，反

映了原始戏剧的艺术特点。

从狩猎的篝火到读书的掌灯，从刀耕火种

到商贸交易，毛古斯用身体书写了土家族的历

史长卷——每一个动作都是时光的年轮，每一

句对白都是文明的密码，在山林间起舞，让土

家先民的记忆永远鲜活如初。茹毛饮血的记忆

已化作传说，刀耕火种的场景只存于仪式，但

代代相传的祭祀仪式仍然流淌着文化的血脉，

表演时高举的火把照亮了土家族一步一步走

来的历史足迹。

毛古斯是一部薪火相传的“祖先训诫”，在

动作程式、土语对白和祭祖仪轨中，体现了土

家族对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信仰的传

承，饱含先民繁衍生息的智慧和哲思。斯滕伯

格笔下的“隐性知识”，在此化作具象的生命

哲学——当表演者们肩并肩围成猎阵，“合则

力生”的古老训诫便在这场围猎中苏醒；当捕

获猎物之后向梅山猎神叩首，才发现慎终追

远的崇祖意识代代沿袭；分食猎物时人人均

等的敬畏，恰是平等共享的伦理在火光中的

映现。这些不能通过文字和语言传递的隐性

知识和价值观念，保留了土家文化最为核心

的部分。

毛古斯国家级传承人彭南京说：“原始社

会只能靠团结才能生活，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忘

记先民们的团结，拧成一股绳，这个是最核心

的。对于毛古斯的传承，更多的是对于先人精

神的学习和传承。”彭南京的吊脚楼中有一整

面照片墙，那是他们前往北京、香港、长沙等地

的演出定妆照以及与前来调查的专家学者的

合影，所有定格的瞬间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它们承载的是土家族文化的荣光。初春的山峦

间，彭南京指导孙子学习毛古斯的身影在暮色

中短了又长，一招一式地纠正动作，一字一句

地传授对白，是守望也是传承，土家根魂在湘

西的山林间又扎深了一寸。

这些潜藏在毛古斯表演之中的理念，无不

内化在土家族的传统哲学之中，落实在土家族

的生活实践之上。这些蕴藏在毛古斯艺术之中

的原始观念和传统哲学都潜移默化地教育着

土家族人，最终都凝练成了土家族的民族精

神，在湘西的山林间赓续不断，传演不息。

湘西山林间的毛古斯舞湘西山林间的毛古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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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碑林是东北最大的

仿古建筑群，整个碑林红墙

青瓦、雕梁画栋、绿树掩映、

古朴典雅。它始建于 1993

年，尽管年轻，但却以写实的

碑刻承载了写意的书法，虚

怀着一部荡气回肠的书法

艺术史。书法艺术这一“无

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

画”，生生地在一块块坚硬

的石碑上，温柔地起笔，克

制地赋形。

它寂静——辽河碑林位

于辽宁盘锦双台子区，摒弃

了那些知名景区游人如织的

热闹，端庄地处在盘锦老城

的一隅，只与灵魂契合、胸藏

热爱的人们擦出火花。

它繁华——包罗万象的

辽河碑林仿佛“艺术的大观

园”，由古代馆、近现代馆、当

代馆、二门碑廊、大门牌楼及

二十组古碑刻石等展馆组

成。它不羡名家权势、不弃布

衣草芥，只要是书法艺术，都

能在辽河碑林找到归处。

它古老——在辽河碑林

可以欣赏到陶文符号、象形

文字、甲骨文、金文、汉隶以

及历朝历代书法名家的墨

迹，细细品味殷商的古朴、秦

汉的大气、魏晋的风骨、隋唐

的气象、宋元的雅丽、明清的

英气。

它鲜活——走进辽河碑林，就

是一次次在时光隧道里穿越。书法

家们的笔迹，在石碑上绵延出生生

不息的文化热度，有的碑文刚劲有

力，如刀削斧劈；有的柔美细腻，如

细水长流。这些石碑不仅展示了书

法家们的卓越才华，更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缩影。

我常于清晨去辽河碑林公园跑

步，清晨的露水浸润了碑林，仿佛每

个字的墨迹未干。阳光透过树木洒在

青砖上，连空气都有了墨香。正门牌

楼上，启功先生所书的“中国辽河碑

林”立于霞光中，总让我恍惚：时间，

在这里有了心跳。

桃花盛开的春天，辽河

碑林显得清朗、明媚。一座山

托着一片云，云开见日出，美

好的时光就从这一刻开始。

那一件件墨宝在灿烂千阳中

可谓各领风骚、争芳斗妍。

夏天，辽河碑林被高大、

蓬勃的树木裹挟着，绿意汹

涌地拥着、挤着。风骨铮铮的

时代气息澎湃而来，这是承

接，是发扬，各有气韵和个性

的书法艺术摈弃时间的虚

妄，在一座大大的园林里郁

郁葱葱。

秋天的辽河碑林尽显丰

满的底色，承接了春天生命

之初的幸运，积蓄了夏天青

春勃发的力量，华贵而沉稳。

天高云淡，阳光照射在古老

的碑刻上，呈现出金色暖光，

泛黄的秋叶为整个碑林增添

了浓厚的秋意。这样的景色

不仅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美

丽，也使得古老的碑刻在秋

日下更加生动。

冬天的碑林是什么样

子？我曾在一个航拍的短视

频上，看到一场百年罕见的

大雪之后，辽河碑林的全景。

从镜头里逶迤而来的，是松

柏、园林点缀，仿古的红墙青

瓦和飞檐在大雪的映衬下，

让人恍惚，今夕何夕？仿佛世

事风云变幻，而大雪是唯一不变的见

证，雪地上那些从远古走到今朝的

脚印，从来不曾消失。在这千里冰

封的北国盘锦，我用无限的敬仰，

再一次观摩和回望，冰雪覆盖的辽

河碑林，唯余莽莽。

我一厢情愿地为辽河碑林的

各个展馆赋予四季的意义，因为在

我眼里，辽河碑林是有生命的，书

法和碑刻艺术在这里彼此成全，充

满活力地一路生花。我爱走进碑

林，每来一次，都仿佛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那个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

年代。

毛古斯国家级传承人彭南京、州级传承人彭英华演出照片
彭英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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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寻找““洱源洱源””
□□杨亦頔杨亦頔（（彝族彝族））

辽河碑林辽河碑林

三百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徐霞客在眺望洱源的湖

山之后写下：“《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

那个时候，大理洱源还不叫“洱源”，叫浪穹。

《山海经》“西山经”有载：“西五十里，曰罢父之山，

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所以，徐霞客

确信，他泛舟于此的高原湖泊就是古老的“洱源”。

寻找洱源，就从一首诗开始。明末，大理浪穹人何

鸣凤写《游台荡诗》，其中一句是“死愧王紫芝，生愧徐

霞客”。大意为，在已逝者中，自己惭愧不如王紫芝；在

生者中，羞愧赶不上徐霞客。徐霞客获知后，在《徐霞

客游记》中写下“余心愧之，亦不能忘”。何鸣凤曾任浙

江盐运判官，与徐霞客的家乡江阴相隔不远，但二人始

终无缘见面，他们只能在纸页间完成了一次隔空的唱

答。所幸，有《徐霞客游记》让后人知道，徐霞客与何鸣

凤终会于洱源城中。那天过午，在何家，两人“一见即

把臂入林”，相见恨晚，对酌至天暮方歇。接连数日，何

鸣凤邀徐霞客泛舟茈碧湖，同游佛光寨，当然，还去了

九气台，蒸烫鸡蛋为餐。何鸣凤陪着徐霞客从洱源一

路到大理府，他们在三塔寺南侧的石匠家各用一百文

钱买了一小方大理石。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何鸣凤

买的“有峰峦点缀之妙”，而他自己买的画面是“黑白明

辨而已”。此时，分明就见到两个喜欢游山玩水、品尝

美食的中年男人，大笑着向你走来。

徐霞客在浪穹县城停留了数日。这天清晨，何鸣

凤在东门外备下小舟，拉着徐霞客和何家子侄泛湖向

北。舟不用桨，只是用竹篙撑入水中而已，湖心处有

杨柳环绕着渔户两三家。驻留许久，何鸣凤对徐霞客

说：“我想在此处结楼缀亭，收揽湖山美景，想请您预

先题写下楹联和匾额。”徐霞客笑着应了。悬有徐霞

客题匾的楼亭很有可能并未建成，否则，又是浪穹的

一大胜迹。言笑一番后，舟船又往西北去了，渐由湖

面进入海子。此时，“洱源”出现了，徐霞客记下，这片

水域南面是湖北面是海，形如葫芦，中间细窄处像葫

芦的颈，湖大但水浅，名叫“茈碧”；海小却水深，名为

“洱源”。在洱源的中央，水色澄莹，有琉璃一样的光

色从水底喷涌而出，结为帷幕状的水柱，从旁远看水

中景象，如千花万蕊、珍珠银树。此时，徐霞客感慨，

《山海经》中的“洱源”，就是这里。随后，几人从洱源

西南边登岸，往西走在田间。在护明寺用饭后，下船

湖中，行二里入小港。次日，徐霞客又向东沿着湖堤

走到尽头，游赏九气台。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还原数百年前洱源海子和茈

碧湖的样貌。今天洱源坝北边茈碧湖的位置就是当年

的洱源海子，南部陆地是浅湖茈碧。出浪穹县城东门

就是茈碧西岸，湖中有长堤，穿过一个小丘，九气台温

泉就在小丘上。尽可去想象17世纪初的那个中午，湖

中的温泉，四周青山环翠、荷田垂柳，徐霞客本想在温

泉中洗浴，但见浴池没有房子遮盖，加之洗浴的人很杂

乱，只得悻悻作罢。同行的何家公子用温泉水煮了鸡

蛋作为午食，旁人又拿出食盒助酒。日暮，西风愈急，

何家长子抱着琴在堤岸上迎风而行，用风声弹拨着琴

弦，琴声清越，山水之音，更出脱于自然之外。

徐霞客走后近半个世纪，“南湖北海”又一次在诗

文中出现了。那年，举人徐崇岳行经浪穹，游赏九气

台和茈碧湖。在当时，九气台在东门之外的草湖中，

也就是徐霞客笔下的“茈碧湖”。湖中十树一村，五树

一坞，水面人家隐现在蒲柳之中，时常有小舟划出。

在水村中，白雾从树丛中升腾而起，湖水与农家的台

阶齐平，面对水乡即景，徐崇岳感叹，可洗脚于床下，

可垂钓于枕上。到海口，也就是《徐霞客游记》中写的

葫芦的颈部，放眼北望，澄然一碧，湖中生长着茈碧

花，花如锦莲，蒂长数丈，清香沁鼻，从明末的“洱源

海”到清初的“茈碧湖”，湖因花而名。可能彼时声名

不播，徐崇岳甚至还感叹，人知浪穹之胜在九气台，而

不知其胜尤在茈碧湖。

时移事易，湖海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没有画

作和地图遗存，但还是能在文字中大致还原这片水

域。清道光年间，举人李杰赋诗：“南湖绿袅丝丝柳，西

岭红争树树花。隔岸人喧芳草渡，前村烟沍白鸥家。

何当载酒秋澄后，茈碧香中醉晚霞。”不同于徐霞客时

代“南湖北海”清晰的轮廓，后世书写茈碧湖其实是颇

费功夫的，但是在李杰的《茈湖晓渡》中，寥寥数笔描摹

了湖、山、城、丘的空间方位，既畅达明了又意味悠长。

诗中“南湖”即徐霞客所说的“茈碧湖”、徐崇岳文中的

“草湖”；而西岭对岸白烟凝冻、沙鸥翔集之地就是东门

外九气台一带；最后，诗人落笔北面茈碧湖，载酒秋澄，

醉卧香海。也是在清中期，邑人高上昕与好友秋夜同

游茈碧湖，他们在湖口登船，到鹅墩时日已西沉。鹅墩

一名，今时还在，就在今天茈碧湖南边的陆地上，有村，

有湿地，但已绝不能泛舟了。随着高上昕的游踪，到大

庄和汉登，现今人烟稠密的村庄，在一百多年前是田禾

青葱、绿波柳浪的所在，在水中小舟荡漾酣眠未醒的都

是钓鱼归来的人。但是，从他所记的“沿湖菱芡杂以蒲

丝，索缠舟楫，行颇迟迟”中，又可推断出这里行船不

易，已是茈碧湖的边界。

1911年，清末进士吕咸熙写下《游宁湖赋》，曾经环

绕九气台的南湖已是“两岸十里平，芜茵铺细草”，成了

生长着蒲草、芦苇和荇菜的湿地。而他所游览的宁湖，

就是当年的“洱源”海子，他在文中写下“洱源所出，汇

为大泽，是为宁湖，其深无底，其水耀珠”，是对《山海

经》的呼应，也是对《徐霞客游记》的印证。南湖不再，

宁湖尚存，曾经的“洱源”即是现在的“茈碧湖”。更有

意味的是，一年后，浪穹县更名洱源县，从一海到一县，

“洱源”定格成了一方水土恒久的精神徽记。

南湖在集体记忆中已经渐渐淤平，而数百年前的

洱源海子、现今的茈碧湖，在半个世纪前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湖面萎缩，灵海耀珠的奇景不复存在，甚至水

中已再难寻到“花开雪满湖”的茈碧花。

自古及今，洱源人善于架桥、修渠、疏浚河流，让弥

苴河、凤羽河、来凤河在收放间用于灌溉防洪，千百年

来，水之所到，沃野百里。接纳万物，相安同生，是洱

源在漫长岁月中省识的自然法则，农耕传统延续千

年，科学精神一脉相承，在这样的沃壤之上，茈碧湖不

会永远蒙尘。

近年来，随着洱海源头保护的不断深入，那个

“茈碧遥望水笼烟，柳色青青最可怜。争道江南好风

景，夕阳荫里钓渔船”的高原平湖正在从历史中向我

们走来，而此时，在时间的映衬下，天空至蓝，每一位

深耕于“生态之治”的人们每一次仰望都是一只半握

的手，在天空中叩击出清越的回响。

一滴水无法用它的眼光审视山海，但它是山海

面颊上细微的表情。现在，化身成一滴水，身处茈碧

湖，整片天也是被包兜着的水，不意间剌了个口子，

水就直直从空中倾倒在空湖里，天和湖成了沙漏的

两极，可以随意翻覆，只有天地间的生灵不知所措

了，分不清自己是居高临下地游览还是仰望式地欣

赏。水草是茈碧湖外露的凡心，有舟船惊了水鸭，

双方在水中错迹而行，绕了几圈总要重逢的，轮回

往复变得稀松平常。在湖边的路，两边是双脚触不

到的透明虚空，阳光剩下的灰烬是橘色的，沾染得

遍地都是。

天空透净，木船歇岸，前面就是梨园村。村里有

人说：“我们小时候，湖里一路都是茈碧花，我们游泳

就喜欢采它的花，编一顶帽子戴着……”也许，这是

不需要回应的对话。而在短暂的安静之后，他在手

机里翻出来一个视频说：“诺，就前个月，荇菜花黄生

生地在水里面开满了，听说，茈碧花也快回来了。”

是的，在洱源，在茈碧湖，失却明珠还复得，归来

依旧照寒潭。

茈碧湖

毛古斯毛古斯


